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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 月，这是我结婚成家有了女儿小诗诗

之后第一次远征归来，回到我那个日夜眷恋的家。

我的这个家，是个极其简陋的小屋，仅有一间不足十

平方米的卧室，要在走廊过道里生火做饭。不过，有

这样一间小屋，能够遮风避雨，夫妻俩能够恩恩爱爱

地生养女儿，能够下了班之后看书、学习，炒几个爱

吃的小菜，支上个餐桌，喝上瓶啤酒，那真是其乐无

穷，赛得过天上人间了！我深深地爱着这个家，深深

地爱着自己的妻子和女儿， 尽管我和妻经常闹

别扭，甚至吵个天翻地覆！

我敲开望眼欲穿的家门，一眼看见自己的妻子

和女儿，像喝了杯最醇的美酒，心都醉了。我忘了放

下肩上挎着的沉重的大行李，便蹲下身，张开双臂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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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连声地呼喊着女儿“：小诗诗！小诗诗来呀，让爸爸抱抱。”

玩得正欢的小诗诗突然见了门前陌生的我，停止了咯咯的欢

笑，用那双可爱的黑眼珠儿呆呆地盯了我一会，反身扑向妈妈。妻

子吴春芳苗条的身上裹着件鲜艳的连衣裙，雪白的胳膊抱起胖胖

的小诗诗。一股温馨迎面扑来，令我想起小时爸的书箱子里珍藏

的一帧纪念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的画片，那画片的正面即是一幅温

一个美丽娴静存的画面 的少妇，抱着一个可爱的胖娃娃，胖娃

娃的一双小手正放飞着一只雪白的鸽子⋯⋯吴春芳伤心地落下了

一串泪珠，嗔怪地说“：小诗诗认生，这一年，你在外边，若不是有个

小诗诗，我真不知道怎么过！”

我无所谓地放下行李，十分兴奋地说“：这一年收获可就大了，

学了个新专业。联合设计结束，每人发了 元钱的奖金，还有

每人发了 元钱去九寨沟旅游，我没去，这钱就省下了！”我把钱

从口袋里掏出来，如数地交给妻子。

妻子是这个家的主宰，是我的女皇！

我到公共厕所洗过澡，穿上吴春芳请裁缝为我做的短裤回到

小屋。小诗诗已经在大床旁的摇篮里睡熟了，那睡熟了的模样十

分可爱，胖胖的小脚丫攀着摇篮的栏杆，两只小手抱着玩具小狗，

似乎生怕小狗跑掉，红嘟嘟的小嘴一努一努的。听妈说，那叫睡婆

婆教，就是孩子在梦乡中，有位万能的神婆在教孩子做游戏。吴春

芳已经坐在大床上了，一边轻轻地晃着摇篮，一边情深意切地期盼

着我。与妻子离别了一年，竟然像初入洞房时那样紧张心跳，我上

床，无意间触摸到了妻子的腿，尽管天气很热，但妻子的腿好凉爽！

厘米长的距离我有点羞怯，有意与妻子拉开了足有 。前不久，

我左眼上眼皮生了颗麦粒种，去医院做手术，那医生问我有女朋友

了吗，当我得知医生是担心万一手术后留下疤影响找对象，便十二

分果断地说“：没事，小孩都有了，即使留下个疤瘌眼也不要紧！”我

根本就没有意料到将来的婚姻还会有什么变化。妻子笑了：“都老

夫老妻了，还害羞啊？”在妻子的鼓励之下，我扑进做梦都在想念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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妻子的怀抱。妻子袒开胸怀，说“怀诗诗的时候，你不是一定要尝

尝这个吗？”

我果真像孩子那样 咂嘴“，好甜！”吮了下妻子的乳头，咂

妻子温柔地说“：吃啊！ 医生说，多让丈夫亲亲，奶水会足

的！”

我突然想：应该到厂里报个到，联合设计的技术资料还在自己

的旅行袋里，便从妻子的怀抱里挣脱了出来，跳下床说：“快下班

了，我先去趟厂里！”我爱工作胜过一切，我爱坐火车、爱出差、爱晚

上加班设计图纸、爱领导给我出其不意地布置新任务⋯⋯厂子在

郊区，路边的晚稻成熟了，一片片金黄，虽然已是晚秋，但马路两旁

和郊外的小山、田埂上的树木、竹林、野草仍是一片绿色，天气竟和

东北的初夏那般风和日丽，江南的秋天真好、真美！

我走进工厂大门，厂里的人们对我投以羡慕的目光。在总工

程师办公室，刘总笑吟吟地对我说“：这次回来，在技术上要挑大梁

啊！”说得我心里热乎乎。我有一个新发现，平日不苟言笑的人事

科蒋科长对我很留意。我知道蒋科长城府极深，绝对不会轻易地

对哪一个表露出好感。但蒋科长那专注的目光变得越来越热切，

不能不说明那是在向我暗送一个令我心动、令我欣喜若狂的信息。

那个时候，到处都在讲领导干部知识化、专业化、年轻化，我想会不

会是⋯⋯我脸红心跳，那感觉就像少年时代在遥远的东北山区考

试考了第一名，听到老师说我将来能上大学当工程师时一样的喜

和振奋。

不过，我除了对知识、对工作、对新的未知世界的热爱之外，没

有一丝一毫诸如当科长、当厂长之类的雄心壮志。拿破仑有句格

言，叫做“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”，那么我恰恰就是位从没

想过当将军的兵。也许，童年的理想至今都在影响着我，我是在遥

远的东北山区农村长大的，那时候我对长大后的美好未来的憧憬

是“：爸呀、妈呀，我长大了娶个小媳妇，种一片红高梁，养一头小肥

猪⋯⋯”接下来，我又意外地发现：过去没有与我讲过一句话、打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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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声招呼的厂长也对我发生了兴趣，见了面主动朝我点了下头，就

那一下足以使我热血沸腾、欣喜若狂。一时激动，我竟然闯入了厂

长庄严的大办公室，向厂长提出了一连串的建议：我说日本是科技

立国，我们重型机械厂要技术开发立厂；我还说厂里应该走在市场

的前边，开发机场设备、港口设备、集装箱起重设备。后来的情况

说明，当初我提出的这些建议都是十分有远见的。

我讲完之后，厂长用欣赏的眼光注视了我良久，我后来在记忆

中数过，大概长达 秒钟。

过后，厂长说“：很好！你的口才很好，既懂技术，又能讲，看来

我厂人事部门的选择没错！近几天，人事科蒋科长要找你认真地

谈一次话，准备给你一个很重要的职位干，相信你能够胜任，而且

一定会干得不错！”

干什么呢？我懵然不知。但有一点是肯定的，那就是等待我

的又将是一个全新的工作、全新的天地！为此一点，就值得我为之

兴奋、为之欢腾雀跃。我兴冲冲地回到家，还从小卖铺拎回了一瓶

当地产的金蕾牌啤酒。我想告诉妻子这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，偏

巧妻子带小诗诗回娘家了。我又跑到岳父母家，当着岳父母的面，

向正在给小诗诗洗澡的妻子吴春芳炫耀“：春芳，想当初，我去参加

全国联合设计，你对我那么大的意见，临走，你还跟我吵架，气得我

一路心神不宁！这回，你说怎么样？”

我激动得脸都红了，春芳却说“：你玩个痛快呗，公费旅游到了

趟峨眉山。”

我扫兴得直跺脚，连声唉叹“：哎哎，你低估了！你低估了！这

是一次对我，对我们的女儿，对我们的这个家都有着极其重要意义

的活动！ 掌握了一个新专业，开拓了一个新领域，这简直就是

哥仑布发现美洲新大陆 ⋯”

我看到女儿小诗诗被我的神态举动和高声说话的声音给惊呆

了，便抱起刚刚洗完澡裹着条大毛巾的小诗诗，边亲边拍着说“：别

怕啊，小诗诗，爸爸在为你奋斗，爸爸决不让女儿将来在人前提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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她爸爸的时候感到汗颜！”

女儿小诗诗笑了，笑得很好看，冲我一连串地喊着“：爸爸爸爸

吴春芳从我的手中夺过小诗诗，说：“还不是为了你自己活得

开心！”

告诉你吧，这次回来，总我急了，说“：怎么就对你讲不通呢

工程师要我挑大梁，厂长要给我一个重要的工作干，这几天人事科

蒋科长就要找我谈话了！”

在一旁坐着抽烟喝茶的岳父大人插了一句：“哼，重型机械厂

让你干了个遍，哪里也干不长久。”

我火一样的激情，一下子凉了，脸也变白了，扭过头气咻咻地

要走开。吴春芳捉住了我“：哪里去？”

“回家！”

“吃了饭回去！”

“我不吃，你抱着诗诗也回去，家里又不是揭不开锅。”

吴春芳狠狠地瞪了我一眼，小声说：“叫你在这里吃就在这里

吃，不知好歹的家伙，也不要你缴伙食费。”

我只好闷着头，在岳父母家吃了晚饭。回到自己的小屋，一个

人喝起那瓶金蕾啤酒让岳父数落了一通，心里挺不是滋味，我不

断地在心里嘀咕着反唇相讥岳父的话：“在重型机械厂能干个遍，

这叫本事，你有这本事吗？你会搞技术吗？你懂什么叫科技情报

和现代化企业管理吗？”于是我的眼前又浮现出厂长、蒋科长对我

十分看重的目光了，我的心里又像怀揣着只小兔子那样欢跳起来

了凭感觉，我的人生将出现重大转折我像小孩盼望过年那样

眼巴巴地盼望了几天

这天，人事科蒋科 长终于找我谈话了，并且 调令，给我开好了

原来是要我离开技术科到销售科去做推销员我听了过后，脸都

气白了，这是我始料不及的 搞技术的工程师凭什么去做推销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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呢？刘总工程师已经让我在技术科挑大梁了，这不是对我的贬低

吗？那个时候，整个社会尊重的是知识，企业看重的是科技，销售

部门在人们眼里都是些不懂技术、油腔滑调的二流子才去的地方。

我气急败坏地去问厂长。

厂长戴着顶前进帽，有一双精明的眼睛，他掐灭手上的烟头

说：“你知道世界上一流的大企业吗？那里都是要一流的工程师去

从事推销的。”

“那我去，具体做什么？”

厂长语气庄严、充满神圣感地说“：谈判。你到了销售科，我马

上就要你去上海宝钢、四川攀钢、东北鞍钢几家大用户去投标！甚

至还要你去参加国际工程项目的投标！”

我强烈的好奇心又给煽动起来了，而且愈发不可收拾。我要

去搞推销，去做一名推销员，去全国、乃至全世界的大工程项目去

谈判，多么神圣的词啊谈判！ ！过去只是在小说、电影中看到

过战争双方的高级军事首脑们的谈判，那是关于战争与和平的谈

判，像国共两党的“重庆谈判”，像中朝与美国佬的“板门店谈判”。

今天呢，我要代表一个企业去谈判了！我当天就骑着凤凰牌自行

车跑到市新华书店买回了几本关于市场营销方面的书。在走廊过

道里正炒菜做饭的吴春芳为此又大吵大闹：“ 勇夫，你是不是不

想要这个家了？啊！”我不吱声。咣！一只准备丢掉的塑料碗砸

了。

“说呀，你到底想不想要这个家？”

我忍耐。咣！一只早已经磕掉了漆、锈出了洞的搪瓷碗砸了。

“你说呀你说呀，你你你⋯⋯我瞎了眼了，啊 ！”

我把录音机 咣！叮的歌声开大。叮 咣！新碗新盆雨

点般地往地上倾泻了⋯⋯左邻右舍纷纷前来观战。

我急了，冲出门，狠狠地推了一把吴春芳，她被推倒在地。这

下可闯了大祸，吴春芳跳起来追着我打，男人经打，女人无论怎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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极，举起只小塑料凳朝我头上砸了一下，这一下使我到医院缝了六

针，缠上绷带第。天上班， 油瓶别人问我怎么回事，我说不小心

子掉下来把头砸了， 问的人忍俊不禁：“怎么你们家的油瓶子都放

在上 ？”面

唉，怎么会想到，一个温情似水的女孩结了婚，做了妈妈，竟然

变得像个母夜叉⋯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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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 月，我请了一个月探亲假，从遥远的

北大荒回到湘江之滨的株洲。一下火车，就感到一

阵从未有过的温馨。我仔细回想着童年时代的记

忆：那年，我三岁，爸从部队转业到这个城市，家里充

满了欢乐。楼上楼下住的都是东北人，于是孩子们

在一起也都受大人的影响，谈论东北多么多么好

是在这个城市里，我学会了讲第一个故事，那个故事

的内容我至今都还记得：高远无比的天上人间，过着

神秘有趣的生活，骑着月亮船遨游太空，采摘星星

爸是东北抗日联军的一名老战士，由于参加革

命前当过两年伪警察，参军后年年受审查，解放战争

攻打四平，爸是解放军的一个营长，在前边率领着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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战士们冒着枪林弹雨冲锋陷阵，后边却跟着个盯梢的，用黑洞洞冷

森森的枪口时刻瞄准着爸，惟恐爸会把部队拉到国民党那边去。

年还没到文化大革命，爸就在劫难逃爸当伪警察那段历史

给无限 爸一赌气带隐瞒了历史上纲，说爸当的是日本特务，而且

年啊，全家着全家退职回到东北农村老家整整 年人做了

的梦，终于又回来了 我们一家人的天堂！株洲

父子之间有心灵感应，我刚走到一栋新建的叫做花果山的九

栋楼下，正不知 已经白了头进哪一个单元，三楼的阳台上就出现了

发的爸，爸一边兴 来奋地朝我招手，一边向屋里的妈喊“：勇夫

了！”

一家人喜气洋洋，包饺子、炖大鱼、忆苦思甜⋯⋯但爸喝了两

盅酒过后，有点后悔，说也许不该答应老同事给我在株洲城里介绍

对象，就在北大荒扎根一辈子，把一生交给党安排，建设边疆好好

干！ 行了，爸，我十嘛要在那扎根，人家北大我听了直摇头“：行了

荒的知青全部返城了，哪好，我就到哪去！”

爸叹息着，学着当时报纸上流行的正被批判的一个词：资产阶

级自由化！爸这一辈子都听党的话，听报纸的话。党教导要忠诚、

坦白，爸就在给党交待了一辈子历史问题的同时，交待了一辈子年

轻时有过一次婚外恋听妈说，要不是妈提醒，这次离休填的表

上，爸还要把年轻时的婚外恋如实坦白地交待呢

第二天，爸的老同事曾伯伯带我去看对象，我见了吴春芳的父

母，毕恭毕敬地鞠了一个躬，并遵照曾伯伯的教导甜甜地称呼：“吴

爸爸、吴妈妈。”吴爸爸大个、长脖子、瘦长脸，总戴顶黑呢子帽五

十多岁，说一口湖南味的普通话：“沈 阳、哈尔滨、佳木诗（斯），我都

去过。东北人吃大楂子、苞米面、生吃大葱你和春芳你们自己

至于家庭情况，我当了谈，我们不干预 十几年管供销的副厂长，

两袖清风！”吴妈妈是位贤妻良母，很和善，总是笑眯眯的，给炒

一盘花生米，那花生米是用盐裹着炒的，炒得又香又脆，然后又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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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两碗湖南人爱喝的甜豆腐脑。

曾伯伯就一劲儿地抚摸着我的肩膀，夸奖我是个如何勤奋、如

何好学的一个好伢子。说得吴爸爸、吴妈妈望着未来的女婿眉开

眼笑，心满意足。吴春芳从里间出来，不敢正视我；我也只是用眼

角来鉴赏自己未来的妻子，妻子圆脸，抿着樱红的小嘴，皮肤挺细

腻，白绸衬衣胸前有个蝴蝶结，挺苗条，是个跳舞的身材。也许这

就是缘分，一切都是那么顺理成章。那天晚上吴春芳送我回来，见

了我的爸妈，然后我又送吴春芳回来。吴爸爸吴妈妈怕太晚，这样

送来送去不安全，便留下了我。我睡在吴春芳房间里的长沙发上，

沉浸在闺房里的馨香之中，心神摇荡。不过，我很纯，纯得就像个

傻瓜蛋。即使与正值豆蔻年华的吴春芳同盖一条被子，睡在同一

张床上，也不会轻举妄动越雷池半步。后来还是在介绍人曾伯伯

的教导下才胆敢有所不轨。一周后，我家请吴家吃了顿饭，这门亲

事就定下了。我与吴春芳感情越谈越浓，那天我们穿过一片稻田，

到郊外的长满茶树的小山上去玩，我在前，吴春芳在后，吴春芳从

田梗上的蒿草上摘了许多毛刺，悄悄地往我的头上扔。绿茸茸的

毛刺扎在我的头上，就粘在我头发上了。我假装不知道，吴春芳就

在后边哧哧地笑。后来我们来到山上，两人肩并肩坐在树阴下

吴春芳热了，卷起裤腿，露出很长的一段又白又嫩的小腿。我看

着，心里痒痒的，就想用手去摸，但又不敢，就假装说“：我量量你的

小腿有多粗啊。”吴春芳没回绝，还瞅着我微笑着，我便折了根细长

的草茎轻轻地去量她的小腿，那小腿真可爱，细腻柔软，我的手一

旦触摸到就一阵心慌⋯⋯最后，姑娘提议到南岳衡山做一次旅游

那时已是深秋，旅游的人寥寥无几，南岳大庙整个一个招待所里就

我和吴春芳两位客人。我们各开了一个房间，吴春芳害怕，要我陪

伴着她，不过要睡在离她最远的一张床上。我无论如何也睡不着，

心里总想着姑娘那迷人的小腿，还有曾伯伯的教导。曾伯伯曾经

循循善诱“：学着开放点，现在的年轻人谈恋爱就住一块的多了！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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夜半更 ，吴春芳也醒着，竟然没有拒深我悄悄地摸到吴春芳的床上

绝，只说“：我有点害怕⋯⋯”

那是我生平第一 过分体，次体验一位青春女子美丽迷人的胴

的恐慌，还没来得及怎么样，就不行了我心灰意冷，沮丧万分，轻

轻地抚摸着她丰满迷人的胴体，感觉着那是座高山，而自己是棵丑

陋矮小的灌木⋯⋯乘火车返回时，我默默无语，怀疑自己是否不

行，甚至将来做爸爸的可能都没有。因为我从少年时代起就有个

难以启齿的坏毛病，早就听人说：那种坏毛病会影响以后的婚姻生

活，还会影响生育我越想越怕吴春芳依偎着我，用手绢给我擦

干嘛那么不去眼角上的眼屎，对着我的耳边悄悄地说“： 高兴，结婚

还一定要干那事呀？”

我笑了，趁没人注意，吻了她一下“，你真好，你将来能像我妈

年轻时那样就行！”

“你妈年轻是啥样？给我讲讲”吴春芳整个倒在我的怀里

还好，那天火车上人不多，尽是空位，没人在意我们这对情侣的喁

喁私语。

“我妈勤劳，对我爸忠贞不渝在我 岁那年，我们全家回到

东北老家我爸扛枪杆出身，没干过农活，农村的活儿一窍不通，

都是我妈带着我爸和哥哥们去山沟里开荒我那时小，就帮我妈

他们往地里撒种子，我迷恋那黑油油的土地，春天只带上去一小口

袋种子，秋天收获的玉米、土豆要套上个大牛车往家拉！夏天的时

候，妈常到山沟里的小溪旁洗衣服，那洗衣服的方式挺原始，用一

只木棒捶打放在石板上的湿衣服，那声音今天想来真好听，传得很

远、很远，还能听见回音 衣服洗完了，妈就把我脱得光溜溜的，按

到小河里洗呀、搓呀，搓得好疼！冬天了，妈就给一家人缝缝补补，

穿坏了的大衣服，改成小的，小的不能穿了，又拆了拼成大衣

对了，你看我穿的毛衣”我敞开外衣，露出里面的一件服， 黑

毛衣，吴春芳用手指摸摸“： ”。太旧了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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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你猜有多少年？”

“ 年？”

年了，听我妈说，是我爸在部队挣薪俸那年买的。原来是

红的，后来拆了织、织了拆，不断地补毛线，成了五颜六色的花毛

衣。最后一次，我上大学那年，我妈把它染了。”

“等我给你织件新的吧。”

就这样，我南下相亲成功，一年后的国庆节，便从北大荒调回

株洲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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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

最好听的歌

那个时候，企业技术人才奇缺，像株洲重型机械

厂这样一家几千人的大厂，具有大学本科文凭的工

程技术人员仅五名，恢复高考后的大学生只有我一

个，所以，我的“工学士”学位证书，刘总还以为那要

读了研究生才能拿到。吴爸爸有个推理：重型机械

程师是解厂的厂长是中专生，总工 放前的技校生，现

在的几位工农兵学员都列为第三梯队（由上级主管

部门指定的后备厂长或书记），那么他们的女婿用不

了两年至少是个厂长。。

我从北大荒带回来的全部家当是两箱子书和一

个被电热毯烧了几个洞的铺盖卷蒙岳父母帮助，

跟厂里要了套住房，掏出一笔当时来说为数不少的

款子，买了彩电、冰箱、家俱，还有一台凤凰牌自行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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⋯⋯我决心在重型机械厂好好干，干出个样子来！开始厂里分配

我在车间里当工艺员，工作刚刚顺手，刘总又让我到总工程师办公

室搞科技情报。我觉得这份工作又新鲜又刺激，这科技情报工作

在国外叫产业间谍，我为此一个 天的婚假闭门锁屋强化外语训

练，原本计划好的蜜月旅行也取消了。但上班后，我刚刚提出一份

《关于开展我厂科技情报工作的方案及设想》，刘总又说“：咱们现

在人手缺，你目前的工作重点先开展全面质量管理。”全面质量管

理当时刚刚在国内推广，是工业发达国家最新的企业管理方法之

一，我又深深地迷恋上了这项工作，还办了一个《质量信息》的小刊

物。那阵，是我来株洲后的第一个春天，我对什么都感到新鲜无

比，那瓦蓝的天空，自由飞翔的小鸟，湿润温暖的空气，路旁的法国

梧桐，市郊农 我民的庭院、菜田、鱼塘、一簇簇枝叶茂盛的竹林

新婚燕尔，与娇妻缠绵缱绻，事实证明：我少年时代的坏毛病丝毫

也没有影响我甜蜜幸福的婚姻生活。其实，我那坏毛病也没啥，现

在我完全可以公布于众：就是爱做梦娶媳妇，以及由于做梦娶媳妇

引发的一系列莫明其妙既兴奋又紧张的情况⋯⋯我系着吴春芳给

买的鲜红的领带，穿着件双排扣很合体的灰色西装，每天骑着崭新

的“凤凰牌”自行车穿梭在上下班的人流中，我的心中充满着阳光！

婚后，我和吴春芳常常为一些小事闹矛盾，比如我带她回去探

望爸妈，我坚持走小路，小路近，小路两旁有郊区菜农种植的各种

蔬菜，还有自然生长的美人蕉、棕榈树等，我喜欢欣赏这些只有在

靠近亚热带的地方才能欣赏到的植物，但小路穿过机车段成排的

铁路线时，要扛着自行车；吴春芳坚持走大路，大路好走，但要绕个

大圈子。两个人都坚持自己选择的路线，互不相让。再比如小俩

口上菜市场买四季豆之类的蔬菜，我图省时间，往秤盘里大把大把

地抓，本来都秤好了的，钱也付了，吴春芳过来把已经秤好的四季

豆往小贩的摊上一扔，骂我是个“宝”，然后一根一根地往秤盘里

选，每选一根还要认真地翻过来、翻过去地仔细看，就差没在放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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镜下边照了。我们常常因此而欢欢乐乐地手挽着手出去，却一前

一后地撅着嘴、鼓着腮回来。春芳怀了孩子，肚子一天天大起来。

原来看别的大肚子女人，哪怕是很熟的同事都觉得很丑陋，惟独发

现自己的妻子怀孕反而更娇媚，更楚楚动人了。吴妈妈向我恭喜：

“多好呀，就要做爸爸了”

我出差到山东青岛开会，为怀孕的妻子买了串大葡萄，那时市

场经济刚刚开始，在株洲还买不到青岛的大葡萄。正逢三伏天，怕

腐烂，在火车上我把它敞开放在茶几上晾着。路过泰安时，同行的

伙伴纷纷下车上泰山旅游，我怕葡萄带不到家，没有去吴春芳看

到我从山东带回来的大葡萄，那每一颗葡萄粒子黑油油水灵灵足

有鸡蛋大，她又惊又喜，洗干净后首先拿了一颗最大的葡萄粒子放

到我的嘴上，我咽了口唾沫，把嘴躲到一旁“：你自己吃吧，我在路

上捡快要烂的尝过了。”

也许正是因为吃了那串又大、又水灵的青岛葡萄的缘故，吴春

芳生了个又白又胖八斤重的女孩。女儿生下来“啊啊”的啼哭，我

在产房外面听了心都醉了，那声音太好听、太动人了 什么邓丽

君、徐小凤、毛阿敏那些红歌星的歌都黯然失色了，比起女儿的歌

唱，她们那倾国倾城的歌在我这就算不上什么了！第二天，护士从

育婴室用小车为年轻的父母们推出一排婴孩，我第一眼就认出了

那个明显比别的婴孩白胖、饱满的是自己的女儿 诗诗！

吴春芳坐月子，开始在医院，一日三餐大鱼大肉，营养丰富

吴妈妈亲手做，我送。晚上要陪伴到半夜，甚至就靠着妻子床边的

一张小桌子打瞌睡。有位只有老母亲来照顾的产妇，生了孩子之

后丈夫连个音讯都没有，看着幸福娇宠的吴春芳，羡慕得偷偷落眼

泪。但我费尽心力，并不讨好，一会送来的鸡咸了，一会鱼淡了一
，

会粥又太烫了，我出去搅和一下，尝了尝，感觉差不多了，喂给吴春

芳吴春芳尝了一口，眼睛一瞪，把盛粥的碗用力一推，溅了我一

脸，嚷着说太凉了！后来回到家，小诗诗夜里总是哭，吴春芳睡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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着觉，我就两手托着小诗诗像摇篮那样摇啊、摇啊，摇到鸡叫天明

⋯⋯但吴春芳对我仍不放松，给诗诗洗尿布、洗澡、半夜里起来给

诗诗把尿，都要我来干。我发了脾气“：这都是女人干的！”

吴春芳说“：男女平等，你还老观念啊，你去看看左邻右舍！”

我住的那层楼都是年轻夫妇，夏天天气炎热，我每次下班回

来，一上楼层，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一双双明晃晃、千姿百态的少

妇们的白腿。我两只眼睛想躲都没处躲，整个楼层的年轻主妇都

聚在楼梯口，坐在小板凳上，摇着扇子，乘凉聊天，而她们的丈夫，

一个个都在挥汗如雨，有的在洗一家人的衣物，有的在热气腾腾的

厨房里煮饭炒菜⋯⋯我想，这怎么能算是男女平等呢？生了小孩，

女的可以请产假，可以在家休息一年到两年，而男的要工作，全家

人的荣辱兴衰也都寄托在男人的事业上，而男人们却被应该是女

人多做一些的家务所困扰着。

诗诗满两个月的时候，刘总把我叫去：“现在有一个很重要的

工作，厂里决定由你去干。”我的心突突地跳，每当领导分配给我新

的工作时，我都这样激动。

“全国 家企业出人出钱与华西交通大学联合更新设计起重

机，我们厂是副组长厂，派你去参加设计，并担任联合设计组副组

长。怎么样？”刘总和蔼地笑着“，我相信你这位读过研究生的是能

够胜任的。”

我惊慌失措“，我⋯⋯没有读过研究生。”

“工学士嘛！”

“工学士，大学本科毕业就拿得到。”

刘总仍坚持着说“：一样的，你有这个水平！”

我上大学学的是农机制造，尽管在重型机械厂干了一年半了，

但接触的都是各个生产现场上的质量问题，对起重机的设计理论、

技术图纸，我还没看过呢，怎么敢去参加全国的起重机联合设 ，

而且又是去担任联合设计的副组长呢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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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这是一次机会，一次跨入一个新行业、新领域的机会，对新

知识强烈的渴望战胜了我的怯懦和不安我终于镇定了下来，充

满感激之情地对刘总说“：谢谢刘总对我的信任，我去！”

刘总很关切地 你爱人刚生了小问我：“家能脱得开吗？

孩 ”

“没事！”我义无反顾地答应了

吃晚饭时，我像中了头彩似的，把去华西交通大学参加全国联

合设计这样一件振奋人心的事告诉吴春芳：“春芳，回去偷瓶酒

来！”

春芳嗔怪地说：“我爸都发现了，说酒柜里的酒都让大老鼠给

盗走了！”

我脸红了，有些紧张“：是不是？”

吴春芳从床底下拉出一整箱“常德大曲”“，喝吧，我哥结婚办

酒席剩下的全给你拿来了”。

我欢欣无比，倒了一小盅酒，举向吴春芳“：来，为我、为你、为

我们的小诗诗庆贺一下 厂里派我去四川华西交通大学参加全

国起重机联合设计！”吴春芳听了脸色骤变，把饭碗“咣”地往地下

一摔，摔得粉碎，抱起正在睡着的小诗诗就走。我以为她赌气到娘

家去了，我便收拾行李夜深了，我正想去岳父母家看看，妈抱着

哇哇哭的小诗诗由爸陪着走进门来。原来吴春芳一气之下，把小

诗诗送到了爸妈那里。她把小诗诗放到客厅的长沙发上就扭头走

了，爸妈以为出了什么事，吓得慌慌张张地摸着黑赶来了。我气得

浑身直哆嗦。春芳回来见了哇哇直哭的小诗诗，接过孩子心疼地

流下了眼泪 经爸妈好生劝说，吴春芳终于同意我去参加联合设

计了 走那天，吴春芳抱着小诗诗送我很远，还掉了眼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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